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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师傅答应一声说 ：

“好的，放心吧。 ”
我看见小张科长渐渐

消隐在人流中，就朝着她的
背影说 ：从此 ，美华妹妹你
就长在了我心里了。

车子一开出场区，大路
上行人骤减 ， 路两旁新建
的农场居民社区 ， 楼房红
黄相间，鳞次栉比。 想起月
清嫂曾说过 ， 在田地里散
居的种植户 ， 将逐渐搬迁
到 城 镇 附 近 的 楼 房 里 居

住 ，房价便宜 ，有水有电 ，
集体供暖 。 尤其是在新疆
寒冷而漫长的冬季 ， 这温
暖洁净的楼房 ， 将是最舒
适的住处。

窗外的色彩，在不经意
间发生着改变 ， 这跟来时
的感觉不太一样 。 我说 ：
“棉田像天色一样暗淡 。 ”
专注开车的胡师傅 “嗯 ”了
一声 ， 看我的眼神有些疑
惑 。 我笑着指指窗外 ，说 ：
“你看胡师傅 ，白棉花快被
摘光了 ， 只剩下灰突突的
棉棵子了。 ”

他说：“是的，第二茬花
快摘完了，今年采收工作完
成大半了。 不过，还有一些
晚开的棉花没有采完。 ”

果然 ， 随着车子的游
动，隐约看见远处一片片银
白。

路边白杨树也少了颜

色， 那些动人的明黄暗绿，
大都被风和时间褪去了。 沟
渠、 土洼里的簇簇茅草，倒
是焦枯得有些特色，是那种
老辣的陈黄，犹如老拾棉工
的肤色。

发现一片被砍倒的玉

米杆，也许是被大型收割机
连根旋倒的。 无论怎样，我
看见它们时，它们已经铺陈
了一地。 那么大的一片黄，
二三百亩的驾势。 这段日子
看惯了大棉田，这那么大的
玉米地 ， 我还是第一次看
见。 突然瞅见了马，我示意
胡师傅放慢车速，车子似一
匹乖巧的黑马，在一渠之隔
的路边停下。

这马 ，不是一匹 ，是很
多匹 ，三五成群 ，棋子般撒
得满地都是 ， 我不知道从
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大马 。
在中原老家 ，从小长到大 ，
我见过的真马不过几匹 。
此时 ， 有三匹马离我们很
近 ，一匹枣红 ，一匹浅黑 ，
一匹银白 。 我能看见马们
长睫毛的大眼 ， 还有油光
闪亮的毛皮 。 我小心而细
致地看马 ， 打开相机偷拍
它们。 马儿不抬眼看我，见
多识广的模样 ， 它也许压
根 就 不 屑 我 的 这 些 小 动

作 ， 它们自顾啃嚼那半干
犹甜的玉米杆 。 很气势地
把 躺 倒 的 杆 子 叼 得 站 起

来 ，马嘴巴一错一磨地嚼 ，
嚼得甘甜生香。

到达五家渠的时候，天
阴沉得像快生铁。

胡师傅把后备箱里的东

西卸下来，提进宾馆一楼大
厅 ， 这时天上响起一阵雷
声 。 我催促胡师傅开车快
走， 因为在看马的时候，他
接了一个总场的电话，让他
去机场接一位领导。 当时我
还问了一句，是杨副政委回
来了吗？ 他说不是，政委还
要学习一段时间。

胡师傅从劳动宾馆接

我去新湖农场，现在又把我
安全送回了这里，这位军人
出身的兵团老司机，尽职地
完成了杨副政委交代的任

务。
送他上车的当口， 又闪

过一个雷电。 我说：“胡师傅
谢谢您！ 这风里雨里的，你
都把我护送过来了。 ”他憨
厚地一笑， 说：“这算个撒？
以后需要我，打个电话就成
了。 ”

雨雪还没下， 我的眼睛
却提前淋湿了。

眼 见 那 辆 黑 色 的 小

车 ，鱼一般滑入车流 ，尾部
的红灯一闪一亮像两盏星

星。
宾馆前台的服务员已经

认得我了，她们热情地打招
呼：“回来了老师，那边的工
作结束啦？ ”我说是的，暂时
告一段落 ， 将要转到下一
站。

下一站去哪呀？ 我一直
没有问唐大，唐大也没跟我
说，也许是电话里说不清楚
吧， 反正他一会儿就到了，
见了面再说。

趁这个空档， 我一个人
走出宾馆，想再看看五家渠
这个我出发的地方。 对面那
条南北大道，两边密集的杨
树 ，树叶不再密集 ，我走过
去 ，树叶抱上我的脚 ，一路
焦躁地响 。 记得我初来那
天 ，也是这样漫步 ，树叶还
不是很老，它们栖息在高高
的枝丫上 ， 在风中做拍手
状。 没有想到那么多的树叶
一起鼓掌 ， 声音会如此震
荡。

一辆满载棉花的大卡车

刷地驶过， 刷地又一辆，车
厢里的白棉花挤成一团，疲
塌塌地，远没有在棉田里精
神 。 看样子它们是睡了一
路 ，只有到了棉场 ，它们的
白云梦才会苏醒。 又一辆大
卡车从我身边驰过，树叶们
马上松开了我的脚，追着车
轮使劲儿跑。

小雨就在这个时候下来

了 ，雨丝细细柔柔 ，打在身
上凉哇哇的，仿佛在空中冻
了好久。

我跑回宾馆给唐大打电

话 ，告诉他别来了 ，天快黑
了 ，雨夜路难走 ，还是明天
去吧。 唐大在那头停顿了一
下 ，然后说也好 ，他刚才在
开会，没及时回信息。

我心里一放松，身子就
乏了 ， 软在沙发里不想动
弹 。 还是支撑着起来办了
入住手续 ， 回头去提行李
箱，手脖子软得棉花条。 门
卫大哥有点看不过 ， 他原
本正在门后躲雨 ， 这时他
弯腰提起我那两箱干果上

了楼 ，我跟在他身后 ，行李
箱东磕西碰 ，沉得拽不动 ，
活像装了一箱子大元宝 。
好在是二楼 ，拐角就到了 。
门卫大哥放下东西要走 ，
我叫住他 ， 从行李箱取出
炒瓜子 ， 把大哥的衣兜装
得满满的 ， 他双手捂着口
袋下了楼。

屋子里暖烘烘，身子像
是被融化 ，奶糖似地稀软 。
心中感念 ，饥饿时 ，有口饭
吃就好 ；下雨时 ，有个藏头
的地方就好 ，况且 ，这是一
个 整 洁 的 有 暖 气 的 房 间

呢。
箱子里湿潮的衣服仍旧

湿潮着， 一件件晾起来，我
这才从从容容、规规矩矩地
洗了个大净。

窗外，一棵柳树发疯似
地直甩脑袋 ， 我趴在窗边
看 ， 雨把窗玻璃打得哗哗
响。

好像刚睡着，散了架的
骨头，正从四面八方往一处
对接， 身体麻麻扎扎的痛。
迷迷糊糊听见手机响，一看
是唐大，唐大在电话里声音
很大，他说：“姐，我马上到，
你收拾一下咱们马上走，叔
叔一家在等呢！ ”

我听明白了，利索地答
应了。

又一次把苦命的湿衣

服塞进箱子，马不停蹄地收
拾刚铺开的战场。 正提箱子
走 ，唐大进来了 ，头发和肩
膀雨点闪闪。 顾不得多说，
我说，走！

唐大的轿车前后亮着

灯， 雨在光柱里垂着银丝，
看起来明显地小了。 放好箱
子 ，正要上车 ，发现副驾驶
座上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

女人 。 唐大介绍说 ：“我媳
妇！ ”

“哦，是弟妹！ ”我亲热
地隔窗和她握握手，说：“我
手凉，别冰了你！ 这大冷的
天 儿 弟 妹 怎 么 也 跟 来 了

呢？ ”
唐大媳妇笑容清甜，声

音也柔，她说：“我也想送送
阿慧老师，就跟来了。 ”

我在后排坐稳，纠正唐
大媳妇说：“叫姐吧，别叫老
师。 听唐大说你也是回族，
咱俩都是回民闺女，亲近着
呢？ ”

她侧着身子跟我说 ：
“是的姐姐， 咱们都是一家
人。 ”

闻到哪里有饭菜的味

道 ， 混合着陈醋和芝麻油
香 ， 低头一看 ， 旁边座下
放一只小纸箱 ， 纸箱里三
袋食物系着口 ， 那饭香还
是没系住 ， 源源不断往外
溢 。

唐大回头说：“姐， 这是
给你带的饭，米皮、拌面、炒
拉条。 这家清真店很有名，
特别是米皮很好吃，我俩吃
过了就给你捎了些。 ”

我摸摸食品袋， 感觉还
热着， 这么多天没见油星，
今天只吃一顿饭，这会儿喉
咙里好似长出了一只手，真
想抓起来就吃。 毕竟车上不
是进餐的场合，何况车里还
有个正害口的孕妇。

还是缩回手， 连喉咙里
那只也缩回了。 很矜持地坐
直身子， 对前头的夫妻说：
“真没想到啊， 你们俩考虑
得那么周到！ 到地方姐要好
好吃一顿， 买了这么多，连
明天的饭都有了。 ”

说话间， 车子已开出了
宾馆大门 ， 驶向昌吉市方
向。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

楼房、 树木湿淋淋地站在路
两边。 雨下小了，风刮累了，
我的心劲儿却大起来， 小猴
爬树似地蹭蹭往上窜。 我被
前头无数个未知激动着，那
些不可知的遇见， 那些未相
识却即将相识的命中人，那
些鲜为人知却等我相知的好

故事。 一如今晚摸黑送我的
这对夫妻， 都让我陡生惊喜
而又满心感念。

趁唐大给车加油的空

当， 我下车问孕妇：“妹妹你
感觉还好吧？ 要不你们先回
家，我今晚住市里，咱明天再
出发。 ”

她说：“没事的姐， 我上
班闷一天，跑跑还好些。 ”

唐大接话说 ： “放心吧
姐，结实着呢。 ”

我知道，这初孕的三个
月胎儿是不稳定的 ， 是不
能颠簸的 ，如有什么闪失 ，
我怎么担得起责任呢 ？ 这
唐大也太过冒险了 。 唐大
却孩子般地嬉笑着说 ：“下
雪了！ ”

瞬时，天地间一片响，低
头看，我兴奋得直想跳。比我
更欢喜的是那些刚落地的小

冰粒子， 它们似一群赤裸的
空降兵， 擦过树枝， 弹过车
顶， 跌落在硬地上， 也不嫌
疼，光亮着小身子，蹦跳出晶
莹的快乐。

“出发！ ”唐大先生快乐
地喊。

我们仨抖落身上的冰粒

子，上车，出发。
我 问 唐 大 ： “你 那 叔

叔———我那老乡的家离这不

远吧？ ”
他说：“不远， 一百三十

公里。 ”
“什么？ 这也太远了吧！

多久才到啊。 ” 我还真的懵
了。

“很快，来回四个多小时
吧！ ”

“啊？你们俩还要连夜赶
回来？ ”

“是！ ”这回是男女声一
起响起。 这小两口还真是步
调一致。

雪，就在这时候下来了。
雪片白羽毛似地飞下来，有
几片懵懵懂懂撞到车窗上，
在那里趴上一会儿， 就不见
了。忍不住把手伸出去，让雪
花开在我手心， 接到凉凉的
几朵，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它就
没影了。 雪花们经不住我热
腾腾的期待和爱， 它们湿黏
在我的掌纹理， 也润湿了我
的一片灼心。

只是我第一次在秋季

见到雪 ， 来新疆不足一个
月 ， 却仿佛经历了一年四
季，眼下竟貌似冬天了。 唐
大说 ：“我们新疆一般从十
一月到来年二三月份都有

雪。 那年我们四个学生在叔
叔家拾棉花……”

（未完待续）
（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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